
終
於
趕
在
立
秋
前
，
回
了
趟
長
安
。

我
生
在
立
秋
，
外
出
十
多
年
來
，
從
未
能
在
母

難
日
陪
在
母
親
身
旁
。
難
得
今
年
立
秋
日
，
一
家

子
都
在
，
蛋
糕
上
彩
燭
烈
焰
，
母
親
忽
然
有
些
傷

感
，
十
七
年
了
，
上
一
次
圍
坐
在
一
起
分
蛋
糕
，

竟
是
十
七
年
前
的
事
情
。

十
七
年
前
，
長
安
古
道
邊
，
灞
橋
柳
依
依
。
志
在

遠
方
的
飛
揚
少
年
，
背
囊
在
肩
，
除
了
詩
和
遠
方
，
隆

隆
的
火
車
聲
裡
，
甚
至
不
曾
回
頭
看
看
身
後
，
母
親
臉

上
的
淚
，
早
已
是
肆
意
奔
流
。

外
面
的
世
界
，
精
彩
紛
繁
。
美
麗
的
姑
娘
，
憂
傷

的
詩
篇
，
不
同
於
古
樸
黃
土
包
裹
着
的
綺
麗
山
水
。
路

上
的
人
，
遇
到
的
事
，
走
過
高
高
低
低
的
橋
，
搭
過
長

短
不
一
的
車
，
還
有
怎
麼
走
也
看
不
到
盡
頭
的
水
泥
森

林
。有

一
回
，
在
美
孚
新
村
的
小
花
園
裡
，
等
待
一
個

約
定
的
採
訪
對
象
。
七
里
香
的
味
道
，
濃
厚
深
遠
，
想

起
可
能
正
在
蘋
果
園
裡
勞
作
的
外
婆
，
打
了
一
通
電
話

給
她
。
身
陷
香
氣
繚
繞
，
外
婆
人
淡
如
菊
。
電
話
那
頭
，
慢
言

輕
語
的
叮
囑
，
爽
朗
燦
爛
的
笑
聲
，
一
如
往
昔
。
收
線
之
前
，

對
外
婆
說
：﹁
等
以
後
我
們
一
起
來
這
裡
，
嗅
一
嗅
，
是
七
里

香
香
，
還
是
蘋
果
花
香
。﹂

等
以
後
，
等
以
後
，
等
以
後
。
這
三
個
字
，
想
必
是
許
多

人
，
和
親
人
和
知
己
，
掛
斷
電
話
前
一
定
會
反
覆
提
及
的
吧
。

等
以
後
，
你
衣
錦
還
鄉
，
光
耀
門
楣
，
好
讓
堂
上
雙
親
深
享
福

澤
，
以
你
為
傲
引
你
為
榮
。
等
以
後
，
風
清
月
明
，
我
們
歎
茶

聽
濤
，
秉
燭
夜
談
，
把
累
積
經
年
的
心
事
，
一
吐
而
快
，
喝
他

個
酣
暢
淋
漓
，
聊
他
個
通
天
徹
地
。
等
以
後
，
香
車
寶
馬
，
雕

樑
畫
棟
，
你
負
責
貌
美
如
花
，
我
負
責
賺
錢
養
家
。

可
人
生
哪
裡
會
有
等
得
到
的
以
後
。

弟
走
從
軍
阿
姨
死
，
暮
去
朝
來
顏
色
故
。
物
是
人
非
，
能
等

到
的
以
後
，
不
是
滿
目
瘡
痍
，
也
早
已
不
復
當
年
。
就
比
如
十

七
年
前
，
喜
食
甜
食
的
母
親
，
如
今
多
吃
一
塊
甜
膩
的
蛋
糕
，

念
及
身
體
康
健
，
也
要
猶
豫
再
三
。
比
如
，
十
七
年
前
腳
下
生

風
的
父
親
，
圍
桌
多
坐
了
一
會
兒
，
再
起
身
時
，
腿
腳
蹣
跚
到

幾
近
失
衡
。
看
到
他
搖
晃
了
好
幾
下
，
才
恢
復
正
常
行
走
的
樣

子
，
心
裡
的
酸
楚
，
不
由
自
主
地
堆
濕
了
眼
角
。
再
比
如
，
少

年
時
形
影
不
離
的
小
夥
伴
們
，
久
別
重
逢
之
後
，
預
想
過
無
數

次
的
話
題
，
被
生
活
裡
的
磨
礪
和
艱
辛
，
衝
擊
得
始
終
無
法
啟

齒
。等

以
後
，
不
過
是
一
劑
自
欺
欺
人
、
自
欺
欺
己
的
麻
沸
散
。
等

以
後
，
不
過
是
在
窗
前
凝
望
時
，
有
船
在
江
上
過
。
你
幻
想
，
那

條
船
上
要
去
的
，
是
你
一
直
都
想
去
而
未
能
去
到
的
地
方
。

即
便
，
真
的
等
到
了
以
後
，
也
不
過
是
我
在
微
博
上
，
寫
給

外
婆
的
一
段
話
：
說
好
等
以
後
我
工
作
了
，
帶
你
搭
天
星
小
輪

過
維
港
，
看
海
鷗
逐
浪
銜
魚
，
看
岸
上
一
點
一
點
亮
起
來
的
燈

光
。
你
說
年
輕
的
時
候
，
只
坐
過
篷
篷
船
，
渡
過
黃
湯
翻
騰
的

渭
水
河
。
說
好
了
要
握
着
你
的
手
，
陪
你
攀
上
太
平
山
頂
，
眺

望
東
方
之
珠
的
璀
璨
光
華
，
就
像
小
時
候
你
牽
着
我
的
手
，
去

屋
後
的
蘋
果
園
裡
，
拈
花
摘
果
。
我
以
為
說
好
的
事
情
可
以
凝

滯
歲
月
，
約
定
的
旅
程
踐
行
在
即
。
才
過
了
一
個
秋
天
，
卻
只

能
站
在
你
的
墓
碑
前
質
疑
：
外
婆
，
你
怎
麼
爽
約
了
？

人
活
一
世
，
草
木
一
秋
。
失
去
了
便
是
真
的
沒
有
了
。
彌
補

這
個
詞
實
在
是
虛
偽
。
枉
費
我
種
了
這
麼
多
年
的
花
，
這
樣
的

道
理
明
白
得
太
遲
。

工
作
在
身
，
離
別
重
啟
，
執
手
相
看
，
淚
目
。

露從今夜白

接
到
李
蕙
大
姐
的
︽
一
片
冰
心
︾
。

打
開
書
，
映
入
眼
簾
的
是
三
幅
紫
藤
畫
，

分
別
是
出
自
四
位
畫
家
手
筆
：
郁
風
、
黃
苗

子
伉
儷
，
談
錫
永
和
蔡
仰
顏
。

前
兩
者
筆
者
與
之
稔
熟
，
特
別
是
黃
苗

子
、
郁
風
伉
儷
這
一
對
書
畫
家
璧
人
。

李
大
姐
對
他
倆
筆
下
的
紫
藤
，
有
所
偏
愛
，
一

直
懸
在
客
廳
中
。

紫
藤
是
郁
風
的
畫
筆
，
題
款
是
黃
苗
子
的
字
。

紫
藤
鋪
滿
宣
紙
、
鬱
鬱
茂
茂
，
生
機
勃
然
。
右

下
角
有
黃
苗
子
題
詩
：

玉
管
葭
灰
細
細
吹

流
鶯
上
下
燕
參
差

日
西
千
繞
池
邊
樹

憶
把
枯
條
憾
雪
時

原
詩
有
點
落
寞
，
是
李
義
山
的
詩
，
名
為
︽
池

邊
︾
。
此
處
取
其
意
境
。

但
，
這
幀
紫
藤
圖
，
應
是
春
日
的
紫
藤
，
濃
郁

的
嫣
紫
，
惹
人
遐
思
，
與
乎
枯
條
憾
雪
無
關
。

不
管
怎
樣
，
每
次
上
門
拜
訪
，
李
大
姐
都
指
着

這
幀
畫
，
說
她
喜
歡
紫
藤
，
是
她
記
憶
中
故
鄉
的

花
樹
，
在
香
江
就
是
遍
尋
不
到
。

月
前
赴
一
趟
廣
州
，
友
人
說
，
穗
城
有
一
處
花

園
街

︱
越
和
花
鳥
魚
市
場
，
比
香
港
的
花
墟
更

﹁
墟
冚﹂
。

我
特
地
跑
了
一
趟
，
卻
找
不
到
紫
藤
，
只
找
到
一
株
紫
薇

花
，
勉
強
購
下
，
聊
勝
於
無
，
還
是
不
便
轉
贈
李
大
姐
。

李
大
姐
是
出
版
家
藍
真
先
生
的
夫
人
。

她
也
是
前
清
水
灣
製
片
廠
的
廠
長
，
入
得
廚
房
，
出
得
廳

堂
。出

版
家
與
電
影
人
的
結
褵
，
鶼
鰈
情
深
。

她
平
日
寄
情
於
書
畫
，
與
丹
青
作
伴
；
他
則
與
書
為
伍
，

是
書
癡
。

退
休
後
，
她
勤
研
墨
，
練
寫
書
法
，
與
藍
真
先
生
在
清
水

灣
臨
海
的
小
屋
︵
孩
子
為
他
們
購
的
︶
度
過
春
花
秋
月
的
時

光
，
很
是
愜
意
。

她
，
臨
風
揮
毫
；
他
陪
伴
側
旁
，
潛
心
閱
讀
。
此
情
此

景
，
盈
滿
詩
意
。

作
為
出
版
家
的
藍
真
先
生
，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逝
世
。

一
直
擔
心
李
大
姐
經
受
不
起
打
擊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我
希
望
能
找
到
她
喜
歡
的
紫
藤
，
以
解
她

對
紫
藤
的
情
意
結
，
也
可
減
退
她
的
傷
痛
。

收
到
她
重
印
出
版
的
︽
一
片
冰
心
︾
，
知
道
她
對
文
藝
那

﹁
一
片
冰
心﹂
並
沒
有
改
變
。

所
謂﹁
一
片
冰
心
在
玉
壺﹂
，
她
的
文
藝
心
也
是
依
然
如

故
。她

終
於
熬
過
來
了
。
請
聽
她
的
︽
樹
之
歌
︾
：﹁
母
樹

啊
！
／
你
植
根
於
泥
土
之
中
／
既
深
且
牢
／
你
冠
蓋
如
雲
／

枝
繁
葉
茂
／
羨
煞
人
間
／
但
你
並
不
滿
足
／
織
根
成
網
／
穿

牆
破
壁
。﹂

這
棵﹁
母
樹﹂
後
來
遭
到
狂
風
暴
雨
狂
襲
，
被
劈
成
半

截
：﹁
母
樹
既
痛
苦
而
又
無
奈
／
但
它
並
不
氣
餒
／
它
自
信

地
說
：
／
不
要
緊
／
我
有
根
呢
／
我
的
根
深
入
泥
土
。﹂

紫藤與母樹

有
網
友
告
知
，
在
家
長
的
群
組
裡
，
有
父
母
討
論
孩

子
出
水
痘
的
問
題
。
有
家
長
說
一
到
診
所
，
兒
科
醫
生

便
着
她
要
為
孩
子
接
種
疫
苗
，
故
引
發
其
他
家
長
的
討

論
。有

醫
生
說
接
種
了
也
會
出
水
痘
︵
當
然
，
任
何
疫
苗

都
不
是
百
分
百
保
護
的
，
因
為
根
本
不
是
保
護
，
只
會
產
生

一
些
假
抗
體
，
不
似
天
然
感
染
所
生
的
抗
體
能
保
護
孩
子
一

生
︶
，
但
最
過
分
的
是
，
有
醫
生
說
出
過
水
痘
也
應
該
接

種
，
不
少
家
長
並
沒
有
質
疑
，
還
說
原
來
如
此
云
云
！

這
位
網
友
當
然
看
得
目
瞪
口
呆
。
出
過
水
痘
的
人
，
已
有

對
此
病
毒
的
抗
體
，
為
何
還
要
接
種
疫
苗
？
有
了
正
牌
的
，

還
要
去
買
冒
牌
貨
？
我
也
不
明
白
為
何
醫
生
會
這
樣
說
，
只

能
說
作
為
兒
科
醫
生
，
這
位
醫
生
也
為
賺
錢
而
太
過
分
了
。

我
的
兩
個
孩
子
都
出
過
水
痘
。
一
個
我
們
連
出
了
也
不
知

道
，
是
弟
弟
出
水
痘
時
，
我
們
覺
得
那
些
痘
痘
很
眼
熟
，
想

起
哥
哥
當
年
也
有
四
顆
一
模
一
樣
的
，
還
以
為
是
蚊
叮
蟲

咬
，
但
比
平
常
的
久
久
沒
好
。
我
們
還
跟
學
校
說
：﹁
上
學
兩
天
就
被

蟲
咬
了
！﹂

沒
錯
，
哥
哥
就
只
有
四
顆
，
也
沒
有
發
燒
。
弟
弟
的
較
多
，
大
約
十

二
顆
吧
，
也
沒
有
任
何
不
適
，
但
由
於
發
現
了
，
也
有
問
中
醫
師
。
他

說
可
以
吃
些
藥
，
快
點
生
完
，
免
得
他
抓
成
疤
痕
，
便
服
了
幾
劑
藥
。

我
聽
過
大
部
分
吃
母
乳
的
孩
子
也
是
這
樣
，
出
水
痘
根
本
不
是
大
件

事
，
為
何
要
接
種
疫
苗
？

很
多
醫
生
說
，
接
種
後
就
算
感
染
了
，
症
狀
也
不
會
那
麼
嚴
重
︵
若

不
是
偉
大
科
學
發
明
了
奶
粉
，
在
這
個
營
養
及
衛
生
好
的
年
代
，
根
本

不
會
有
嚴
重
的
症
狀
，
為
何
要
怕
水
痘
呢
？
︶
但
卻
隻
字
不
提
疫
苗
本

身
有
副
作
用
，
事
實
上
疫
苗
在
美
國
推
出
後
，
反
而
有
更
多
人
染
上
了

水
痘
。
本
身
不
會
出
現
在
小
孩
身
上
的﹁
生
蛇﹂
，
更
不
斷
爆
發
。

疫
苗
裡
的
水
痘
病
毒
只
是
減
毒
，
是
活
疫
苗
，
這
些
病
毒
直
接
入

血
，
亦
同
時
面
對
宿
主
的
增
加
，
整
個
社
區
會
更
少
人
有
水
痘
嗎
？
這

是
常
理
，
醫
生
卻
用
所
謂
的
專
業
知
識
去
欺
騙
憂
心
的
家
長
。

很
多
自
然
療
法
裡
所
說
，
水
痘
反
而
是
對
孩
子
有
益
，
畢
生
受
用
的

抗
體
只
是
結
果
，
製
造
抗
體
的
期
間
是
要
身
體
自
己
面
對
自
己
的
免
疫

系
統
，
甚
至
有
一
說
是
孩
子
要
藉
水
痘
來
處
理
掉
身
體
不
需
要
的
東

西
，
例
如
母
體
所
遺
留
的
多
餘
物
。
中
醫
裡
也
有
一
說
，
水
痘
是
大
自

然
給
孩
子
的
免
疫
針
，
發
過
後
便
會
對
寒
熱
變
化
更
能
適
應
。

水痘疑惑

病
了
一
場
，
入
院
兩
日
。
四
肢
無
力
，
仍

得
趕
稿
。
這
就
是
專
欄
作
者
的
苦
處
。

有
一
個﹁
地
盤﹂
，
可
以
抒
己
所
感
，
這

又
是
專
欄
作
者
的
好
處
。

我
在
本
報
寫
專
欄
，
大
概
逾
四
十
年
，
寫

出
了
感
情
，
也
與
讀
者
有
所
交
流
，
有
沒
有﹁
粉

絲﹂
，
我
不
知
道
，
但
一
天
不
寫
，
好
像
欠
缺
了

什
麼
。

我
不
是
寫
作
為
業
，
自
己
長
期
從
事
教
育
事

業
，
也
議
政
從
政
，
當
了
二
十
多
年
全
國
人
大
代

表
，
更
參
與
香
港
回
歸
的
基
本
法
草
擬
諮
詢
全
過

程
，
從
此
與
政
治
結
下
不
解
緣
。
但
我
又
不
是
專

業
政
客
，
總
覺
得
教
育
眾
多
弟
子
更
有
滿
足
感
。

現
在
受
教
於
我
或
在
我
主
持
的
學
校
讀
過
的
學
生

逾
萬
，
他
們
都
叫
我
做﹁
老
校﹂
，
就
是
老
校
長
的
意
思
。

這
個﹁
老
校﹂
，
我
十
分
受
落
，
承
認
受
教
於
我
或
就
讀
於

培
僑
的
學
生
，
對
這
位﹁
老
校﹂
有
印
象
，
或
者
可
以
說
不

少
人
有
好
感
。
正
是
有
一
分
耕
耘
，
有
一
分
收
穫
。
育
人
比

育
秧
不
同
，
育
人
有
感
情
交
流
，
回
報
要
高
得
多
。

我
主
張
有
教
無
類
，
不
輕
易
處
分
學
生
。
但
後
來
我
離
開

教
學
前
線
多
年
，
繼
任
者
對
處
理
學
生
的
過
失
與
我
未
必
相

同
。
記
得
有
一
次
我
在
理
髮
店
理
髮
，
遇
到
一
位
曾
被
學
校

斥
退
的
頑
皮
學
生
，
他
居
然
為
我
結
賬
，
這
使
我
感
到
十
分

慚
愧
。
我
認
為
他
一
定
是
因
為
在
學
校
犯
規
受
處
分
有
所
悔

過
，
而
不
是
懷
恨
在
心
，
才
會
這
樣
做
。

我
現
在
垂
垂
老
矣
，
不
僅
未
參
與
校
務
，
對
學
校
的
師
生

也
甚
陌
生
。
只
是
因
為
我
仍
住
在
學
校
宿
舍
，
日
常
會
在
校

內
行
走
，
所
以
有
些
師
生
仍
會
認
得
我
，
常
常
在
校
園
打
個

招
呼
。
可
惜
我
完
全
叫
不
出
他
們
的
名
字
，
甚
少
交
流
，
缺

少
了
一
份
人
生
樂
趣
。

現
在
只
有
我
的
辦
公
室
內
的
幾
位
同
事
，
大
家
比
較
熟

絡
，
有
時
也
會
同
去
酒
家
用
餐
。
其
他
也
只
有
幾
位
老
同
事

會
點
點
頭
。
許
多
人
我
都
不
知
道
他
們
是
學
校
的
教
工
還
是

來
訪
的
家
長
或
客
人
。

老
人
總
有
一
定
的
寂
寞
感
。
去
年
老
伴
去
世
，
兒
孫
常
不

在
家
，
我
又
不
喜
歡
追
看
電
視
劇
，
寂
寞
感
更
甚
。
除
了
讀

讀
書
報
外
，
又
能
如
何
排
遣
寂
寞
呢
？

寂寞感

巴
西
奧
運
會
落
下
帷
幕
，
留
在
我
們

印
象
中
揮
之
不
去
的
，
少
不
了
中
國
游

泳
隊
運
動
員
傅
園
慧
。
她
以
一
句﹁
我

已
經
使
出
洪
荒
之
力
啦﹂
，
贏
得﹁
洪

荒
少
女﹂
的
綽
號
。
我
覺
得
更
應
該
稱

她
為﹁
洪
荒
頑
童﹂
，
因
為﹁
少
女﹂
這
個

稱
號
似
乎
有
年
齡
界
限
的
意
味
，
但
她
的
洪

荒
之
力
不
受
年
齡
限
制
。

除
了
令
人
開
懷
大
笑
的
金
句
之
外
，
令
我

印
象
深
刻
的
，
還
有
傅
園
慧
在
預
賽
之
後
，

剛
剛
走
出
泳
池
就
接
受
記
者
採
訪
，
但
竟
然

是
通
過
對
方
提
醒
，
才
知
道
自
己
游
出
佳

績
：﹁
五
十
八
秒
九
五
？
我
以
為
是
五
十
九

秒
！﹂
可
見
，
最
後
的
結
果
出
乎
意
料
，
也

許
是
她
這
段
時
間
從
未
突
破
的
成
績
。

這
也
許
是
我
們
常
說
的﹁
潛
力﹂
：
賽
跑

時
跑
出
自
己
從
未
有
過
的
速
度
、
危
機
時
刻

想
出
從
未
想
過
的
計
策
等
等
。
我
們
有
時
能

夠
發
揮
前
所
未
有
的﹁
洪
荒
之
力﹂
，
就
是

體
內
潛
伏
的
開
悟
性
質
，
突
然
發
出
力
量
。

沒
有
完
全
開
悟
的
人
，
也
許
只
有
那
麼
一
瞬

間
的
力
量
，
像
是﹁
開
悟
小
離
子﹂
，
瞬
時

散
發
，
然
後
消
失
。
但
若
是
真
正
的
開
悟

者
，
就
能
經
常
感
受
到
這
些
潛
力
離
子
的
能

量
，
切
身
體
會
它
帶
來
的
變
化
。

我
與
傅
園
慧
並
不
相
識
，
不
敢
確
定
她
是

否
一
個
真
正
的﹁
開
悟
者﹂
，
但
至
少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她
帶
有
開
悟
的
能
量
，
當
她
全

情
投
入
時
，
就
能
爆
發
潛
能
。

除
此
之
外
，
活
在
當
下
也
是
她
令
人
喜
愛
的
原
因
。

她
的
率
真
，
恰
恰
源
自
能
夠
着
眼
於﹁
現
在﹂
。
預
賽
取

得
佳
績
，
當
不
少
人
︵
包
括
採
訪
她
的
記
者
︶
可
能
會
展

望
決
賽
時
，
她
卻
表
示
沒
有
期
待
，
因
為
現
在
已
經
很

好
，
很
令
她
滿
意
了
！
要
知
道
，
我
們
的
難
過
，
多
數
來

自
對
過
去
的
懷
念
，
或
是
對
未
來
的
焦
慮
。﹁
洪
荒
頑

童﹂
之
所
以
能
有
人
見
人
愛
的
真
性
情
，
恰
恰
因
為
她
能

夠
活
在
當
下
。
真
心
希
望
她
能
永
遠
保
持
頑
皮
和
率
真
！

活在當下的洪荒頑童

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事情。當時，我在工廠
的宣傳部做幹事。
有一天早上，我上班後到開水房打開水，碰到
我在保衛處的一個朋友，他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地
說：「昨天晚上我們抓了一對非法同居的，那個
女孩說認識你，悄悄給我說，讓我找你，讓你去
求求情，看能不能從輕處罰。」當時是八十年代
中期，雖然改革開放已經好幾年了，但人們的思
想觀念還沒有開放到今天這樣的程度。男女要是
沒有結婚，住在一起，就叫「非法同居」，站在
道德高地上說此事的人，是不齒這種行為的，
「公家」如果管此事，或者還會把它歸入到「流
氓罪」，那就更嚴重了。當然，當時的社會愈來
愈開放，這種事似乎也愈來愈擋不住。但在落後
的地方，一個工廠的保衛處就可以把他（她）抓
起來，拘留他（她），嚴重的還可以把他（她）
們上交公安部門，面臨牢獄之災。在我們這內地
的國有企業裡，這屬於挺嚴重的事，弄不好會引
火燒身。我心中有些忐忑。
是誰呢？我在腦子裡慌忙地思索着，卻想不起是

誰。說真的，當時因為年輕，還沒有戀愛，讓我去
與這種事沾邊，我心中還是不情願的。雖然自己看
了幾本書，知道一點只要是成年人，就可以自由戀
愛，自由支配自己的身體，這是人性的解放，是天
賦人權。但當時我所處的環境還不允許說這種話，
自己也不太敢說這些話，因為自己是在宣傳部做幹
事，宣傳部是工廠黨委下屬的政治部門，是要講政
治正確的，我在心裡想的那些話雖然有道理，卻不
敢說出來，更不敢與別人辯論。
但我年輕時，又是一個比較膽大的人。我在心
裡想，如果真要是我的朋友，或者是關係比較好

的熟人，有了困難，我不去幫助他，那我心裡是
會不安的。我知道有道理的話可以暫時不說，但
認定的事情就要有勇氣去做。我猶豫了半天，最
後還是決定去看看。
我放下水瓶後，與那位朋友來到保衛處的拘留

室。我進去後，那位姑娘抬起頭來，我一看，這
不是我父母家以前的鄰居小薇嗎？她隨自己的父
母不是搬遷到南方的一個大城市去了嗎？她怎麼
會突然出現在這裡，而且是在保衛處的拘留室
裡。小薇見到我，既驚喜又痛苦，又還有幾分膽
怯，眼淚馬上流了出來，嘴裡還喃喃地說道：
「繼剛哥，救救我，救救我……」我連忙讓她不
要哭，心裡卻不是滋味。
小薇是我父母家以前的鄰居秦高工的老三，我
們兩家的關係非常好。小薇人長得水靈靈的，臉
蛋和身材都非常漂亮，人也很勤快。但小薇學習
卻不好，她的兩個姐姐都考上了大學，她卻只上
了技工學校，雖然人漂亮又勤快，但在家裡的地
位就一落千丈。小薇在家中得不到愛，只好到外
面去尋找，後來不知道怎麼就和一個比她大五六
歲的青工談起戀愛來。小薇是高知家庭，父母的
門第觀念很強，當然看不上那位青工，千方百計
阻擾小薇的愛情，並為此讓小薇隨他們一起遷到
了南方。後來的情況我就不知道了。而現在小薇
卻出現在這裡，我一下明白了，小薇是為了尋找
心中的愛，才落到這一步的，但卻被他們叫「非
法同居」。
也許這種愛有些盲目，但小薇畢竟是為了愛。
再說，就是不為了愛，只要男女雙方願意，住在
一起又算多大的事呢，也不能隨便就把別人抓起
來呀。我下了決心，去找保衛處處長，向他陳

情，要他網開一面。再有，前幾天，我還寫了一
篇新聞報道，表揚他們保衛處神勇，破了一宗盜
竊案子，在我們行業的報紙上和省報上都登了，
保衛處張處長見了我，笑得眉毛都開了花。但我
知道張處長是個有些能力，卻又奸詐勢力的小
人，與他打交道不容易。
果不其然，我來到張處長的辦公室，他一見

我，熱情得不得了。但當我說明了來意，他馬上
眼睛直盯盯地看着我，彷彿一口要把我吞吃掉。
我也不在乎，也直盯盯地看着他，半天，他說
道：「他們非法同居，我就可以把他們抓起來，
這是流氓罪……」見我沉默了一會，他又奸詐地
笑一笑，說道：「難啊，我的弟兄們白天黑夜，
為了工廠的治安拚命，好不容易抓到一對亂搞
的，總不能說放就放了吧。」我知道他的意思，
要想放人，就要交錢，而且交的數目還不少。小
薇與那位青工根本沒有錢，而我，就是有錢，怎
麼會給他們呢？罰款的錢，到了他們手裡，就讓
他們吃喝玩樂消耗掉了。
我說：「張處長，現在男女自由戀愛多得很，沒

結婚住到一起的也多得很。我知道他們是自由戀
愛，怎麼就是流氓罪呢？」張處長：「他們是在
工廠的單身宿舍鬼混被抓到的，你說是不是『非法
同居』，是不是流氓罪？」我說：「在單身宿舍住
在一起就是『非法同居』，就是流氓罪？這有點太
牽強了吧。再說，也沒有法律規定，『非法同居』
就是流氓罪。」張處長一愣，這次他不再用眼睛直
盯盯地看着我，眼睛還躲避着我的目光，我知道他
心裡有些虛弱了。我緩和了一下口氣，說道：「張
處長，黨中央現在正在搞第一個『五年普法計
劃』，讓大家學法律，懂法律，用法律。我們大家
法律上的知識可能知道得都不多，但我們一定要小
心，違法的事情可不能做呀。」
這話說到了張處長心裡的痛處，他沉默了半

天，才說道：「你來替他們求情，難啊。我也知
道，法律現在關於這方面的事情說得比較少，但

以前我們一直是這樣做的，大家也習慣了，交點
『罰款』，或者被關幾天，也沒有人找我們的
事。『非法同居』是不是流氓罪，我再查查，我
再查查……」我心裡突然感到好笑，一個大型國
有企業的保衛處處長，連「非法同居」是不是流
氓罪都不知道，他是怎麼當的！再說，「非法同
居」又算什麼罪？什麼法律規定，成年男女自由
戀愛，不許住到一起？當時有一部《刑法》，還
有一部《治安管理條例》，對此都沒有什麼說
法，我是知道的。但在有的地方，「非法同居」
就是流氓罪，這種思維現在必須摒棄。
但我對保衛處處長無法說清這些「前衛」的東
西，只好求他網開一面，放了小薇和他的男朋
友。見他還在猶豫，我又說道：「上次寫你們的
東西，在省報上都發表了，趙書記（工廠黨委書
記）看到後，也很高興，囑咐我以後多關注你
們……」當然，這就是我編的瞎話了，黨委趙書
記怎麼會囑咐我呢。但當時，為了壓住張處長，
讓他放人，我只好拉大旗作虎皮。相信日後他也
不敢去問趙書記是否叮囑了讓我來關注他們，但
這話立即起了作用，張處長馬上說道：「蒲幹事
筆頭子厲害，讓趙書記也關注我們啦。謝謝你，
謝謝你！我馬上放人，放人……」
這事就這樣完結了，但它在我心中留下了太多

的深思……
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我們國家的每一點進

步，不管是政治的、經濟的、社會文明的，都是
在有了人性解放的前提下，才有了這些進步。兩
性關係的解放，更是促進了人性的解放，並對社
會的進步，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今天一些極端的人，總想回到過去。想想那個

極端的年代，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百姓缺衣少
食；寫錯一個字，說錯一句話，就可能招致滅頂
之災。想想小薇的遭遇，想想一個工廠保衛處處
長就可以狂妄地叫囂：「他們非法同居，抓起
來。」你還想回到過去嗎？

他們非法同居，抓起來！

當
得
知
成
龍
成
為
首
名
華
人
獲
奧

斯
卡
終
身
成
就
獎
︵A

cadem
y

H
onorary

A
w
ard

︶
得
主
時
，
他
正

與
我
幾
位
好
友
在
台
灣
見
面
，
透
過

好
友
恭
賀
他
，
他
非
常
開
心
，
他

說
：﹁
手
機
給
各
方
的
恭
賀
留
言
洗
版
迫

爆
。﹂
相
信
他
會
出
席
於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在
洛
杉
磯
舉
行
的
頒
獎
禮
。

六
十
二
歲
的
成
龍
幽
默
地
感
謝
奧
斯
卡

在
他
還
打
得
動
時
給
這
鼓
勵
，
他
感
謝
家

人
、
合
作
多
年
的
成
家
班
、
拍
檔
及
影

迷
，
又
豪
言
定
下
目
標
這
座
小
金
人
不
是

他
的
最
後
一
座
，
還
希
望
在
奧
斯
卡
奪
其

他
獎
，﹁
奧
斯
卡
應
該
沒
規
定
拿
完
終
身

成
就
獎
就
不
能
再
拿
別
的
獎
了
吧
，
哈
哈

哈~

﹂
他
笑
謂
。
可
見
他
心
中
仍
有
一
團

火
，
未
滿
足
於
眼
前
的
成
就
。

大
會
表
揚
成
龍
有
無
限
魅
力
令
觀
眾
着

迷
，
香
港
政
府
讚
揚
成
龍
為
本
地
影
壇
帶

來
鼓
舞
，
香
港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
長

蘇
錦
樑
發
新
聞
稿
祝
賀
，
並
表
揚
他
為
本

地
影
壇
帶
來
鼓
舞
：﹁
成
龍
幼
年
時
便
開

始
參
與
演
藝
工
作
，
一
步
一
步
踏
上
成
功

之
路
，
蜚
聲
國
際
影
壇
。
歷
年
來
，
他
在

銀
幕
上
的
演
出
，
讓
人
讚
歎
不
已
的
動
作

特
技
，
為
全
球
觀
眾
提
供
不
少
娛
樂
。
榮

獲
這
項
奧
斯
卡
榮
譽
獎
項
，
代
表
着
他
的

成
就
獲
國
際
認
同
，
亦
為
本
地
電
影
界
帶

來
很
大
的
鼓
舞
。﹂

成
龍
的
經
歷
十
分
勵
志
，
眾
所
皆
知
，

他
童
年
輟
學
接
受
艱
苦
的
京
劇
訓
練
，
六

歲
開
始
拍
電
影
由
跑
龍
套
到
成
為
龍
虎
武

師
，
繼
而
憑
真
功
夫
立
足
荷
里
活
，
紅
遍

世
界
，
到
在
國
際
影
壇
獲
得
非
凡
成
就
，

至
今
已
經
五
十
六
年
，
仍
不
言
休
。
他
似
是
為
電
影

而
生
。 成龍奧斯卡獲獎為華人增光

百
家
廊

蒲
繼
剛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查小欣

翠袖翠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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